
題目： 

部落新貴族：原住民公務人員自我角色實踐之探究 

─以牡丹鄉石門村為例 

緒論 

念研究所時，開始不解部落對於公務人員1的想像，母親則理直氣壯地說： 

「只有公務人員才是真正的人！」 

一、邁向公務員之路 

    從國小到國中，父母親對於我在課業上的要求，在我的學業成績上得到

滿足，在學校裡幾乎是名列前茅，原本曾夢想當醫生的我，雖然在國中的生

物科上不甚理想，然而上高中後，文組的歷史科卻成為我的夢靨，因此仍選

擇了第三類組。上高中後，父母親開始告訴我關於原住民保送師院甄試2的

資訊，希望我未來能夠當上老師。到了高三上學期，由於面對於歷史科的挫

敗，及對於理科的中等成績，最主要的是平時擅長的國文沒有達到平常水

準，使得學科能力測驗未到達原住民保送師院甄試門檻，父親還生氣地將我

宿舍裡的手提音響沒收，並將電源線扯斷。當時家裡的氣氛可以以「愁雲慘

霧」來形容，卻只有樂觀的我一個人認為「天無絕人之路」，以自己的能力，

絕對找得到工作，並且不是只有老師這條路可以走。到了指考結束塡志願卡

時，父母親仍然希望前四十志願必須以師院公費、師大、師院自費排序優先，

當時看到非師範體系中的政大教育系分數高於師院自費，因此自己擅自將政

大排進去，但由於之前念第三類組，所以對於政大較為人文、社會科學領域

為重的學校不是很瞭解，認為分數較高，或許會好看一點。考上了政大，對

                                                 
1
 本研究之公務人員，為公務人員任用法施行細則第 2條之公務人員定義：「本法所稱公務人員，

指各機關組織法規中，除政務人員及民選人員外，定有職稱及官等、職等之人員。」，本研究將

公務人員範圍縮至簡薦委任（派）人員，不包含警察人員、分類職位人員、資位人員、金融人員、

醫事人員。 
2
 光復初期，為解決教師短缺問題，在原住民師資部分，為了能夠讓原住民籍教師服務於原住民

族學校，因此在師範學校招收原住民籍學生。民國四十八年則統一就讀於屏東師專，每年招收四

十五個原住民籍保送生。民國八十七年公佈「台灣省原住民、離島籍高級中學畢業生升學國立師

範學院保送甄試要點」，將原本集中在屏東師範學院的原住民籍學生名額分配到各師範學院，畢

業後取得教師資格時，並分發至原住民族山地鄉及平地鄉服務。而在九十六年制度改變，原為每

個原住民鄉鎮分發一位名額，共五十五個名額，而現為以該鄉開缺為主，近幾年缺額不到十個。 



自己及家人都是個震撼，對我的震撼則是：「政大？在哪？台中嗎？」；對我

父母親來說，由於他們不瞭解政大是什麼類型的學校，甚至爸爸還問：「是

『政治師範大學』嗎？」剛開始他們考慮是否要讓我重考，希望能夠考上公

費生，但我堅決不要重考，而這中間的妥協就是會「好好念書」。因此對我

們家裡人來說，考上政大並不件是值得慶祝的事情，然鄉公所裡卻有我考取

政大的資料，因此派人來家裡貼紅榜及放鞭炮，部落族人聽到鞭炮聲便也紛

紛來祝賀我考上政大，但母親則總是跟前來祝賀的人說：「畢業之後有工作

才是厲害的啦！」當時的鄉長也前來祝賀，並告訴我：「要當上中尉才能畢

業喔！」後來才知道，原來鄉長以為我考上「政治作戰學校」。 

    在部落當中，族人所認為的鐵飯碗，即為公務員的工作，包含了公務人

員、老師、衛生所醫事人員（衛生所的醫生及護士）、軍人及警察，因此便

也鼓勵自己的孩子可以從事這些鐵飯碗工作，進而影響到學校的選擇，選擇

培育這些職業的學校。除了學校的選擇外，為因應公務人員特種考試原住民

族考試3（以下簡稱原住民族特考），可以盡快地學習到相關考試內容，近幾

年也開始聽到身邊許多原住民朋友，在作科系選擇時，因父母的影響下，或

是自己的興趣，其最終的目標就是希望可以早點接觸考試內容，未來畢業之

後，準備原住民族特考時能夠得心應手並順利考上。在作科系選擇上，依照

考試內容分成兩種選擇，共同科目或是一般行政選擇的科系較多為公共行政

或法律相關科系，專業科目所選擇的科目就以該專業科目之領域相關科系，

例如教育行政選教育系、土木工程選土木系及社會行政選社會系等。 

    政治大學為一般大學，並非如軍校、警校、師院、護校、醫學院這些較

能在部落中學生就讀會出現的學校，是以，鄉長才會認為我所念的是「政治

作戰學校」吧。 

二、自我想法的燃燒、澆熄及轉換 

                                                 
3
 國民政府於民國四十五年開始辦理特種考試台灣省山地人民應山地行政人員考試，最終於九十

三年修正為公務人員特種考試原住民族考試，至民國九十九年已辦理 29次。 



    大學三年級時，從觀察社會現況以及系上老師的分析，國小教師缺額頻

頻減少，甚至可能成長率會呈現負數，因此開始想朝別的領域發展。當時原

住民族電視台4正處籌備期間，因此需要訓練新進員工，並且開授培訓課程，

而對電視圈也感興趣的我，曾經嘗試想去上培訓課程，但卻母親一句：「那

你教育系念假的喔！」而駁回這個想法。之後教育實習快結束時，對於人生

仍處茫然階段，決定先考個研究所來念，讓自己還有時間可以為出社會作準

備，當時的「出社會」，就是邁向公教人員這條路上。實習結束曾經有考過

一次教甄，而就在沒有充足的準備之下落榜，但當時也從實習中深刻體會，

自己雖然喜歡學生，但在個性上卻不適合教書，再加上，當時也認知念教育

系也不見得未來就要當老師，教育行政也是條選擇之路，因此就在多方面的

考量，以及大三時在父母的提議下，曾經考過原住民族特考，開始多了國考

教育行政這條路。 

    念了研究所之後，仍在準備國家考試這條路上，但卻在準備的過程當

中，發現在我們部落裡的長輩們鼓勵孩子能夠有鐵飯碗的工作，而我們也因

著不同個性及能力，成為不同類型的公務員，大多集中在軍警公教，在學業

上較為優異的，則鼓勵考取公教人員，卻鮮少鼓勵孩子從事其他類型的工

作，或是依照孩子的興趣而喜歡的工作。在自己的觀察中，許多原住民在大

學或研究所畢業之後，有些則是在就學期間，紛紛進入補習班準備原住民族

特考，或許是本身為排灣族的關係，再加上排灣族人口數5約佔台灣原住民

族人口數6的 18%，為第二排行，以這幾年的求學過程中，面對其他族群的

考生，常耳聞準備原住民族特考的族人以排灣族佔多數。以某補習班為例，

原住民族特考裡的「原住民族行政及法規」此一科目，只有屏東市（排灣族

最多人口數的縣）的補習班有教師面授，其他縣市補習班一律為影像授課，

                                                 
4
 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成立「財團法人原住民文化事業基金會」，並為推廣原住民族文化，並

設立原住民族電視台，於九十六年七月一日開播，節目內容以原住民族文化為主，頻道設於第

16台。 
5
 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公開統計資料，99年 10月排灣族人口數有 89,942人。 

6
 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公開統計資料，99年 10月原住民族人口數有 511,567人。 



可推知屏東該補習班對於原住民在地學生的重視，並且也可發現這樣的現象

營造出排灣族對公職的重視。然值得一提的是，在準備國家考試的人，尤其

是大專學歷以上的，所準備的考試科目，部分的人不一定與原本自己的科系

相關，或許是缺額不足，抑或是興趣轉向，以及錄取率影響，但卻也在高等

教育的人才培育上，無法做專業程度上的銜接。 

    在各族群對於原住民族特考的重視程度，或是以上榜的人數來看，在自

己族群裏面，曾耳聞南排（大概範圍為居住於恆春半島的排灣族）以外的排

灣族認為南排原住民很會考試，每一年的原住民族特考皆會有人上榜。另外

在考取之後的情形，排灣族會因為考取各式永業型工作（軍警公教衛）時，

辦桌宴請部落族人及親朋好友是最基本的祝賀方式，日前也耳聞其他地區的

排灣族會透過村長廣播的方式，告知村民村內有人考取的消息，並且會在每

一年的鄉運裡接受表揚；從別的族群耳聞的例子是，有位朋友他本身是布農

族混排灣族的血統，家裡居住在布農族部落裡，而當他考取原住民族特考，

鄰居們前來祝賀時，並也說了：「真不愧是有混到排灣族的血統。」另外也

有位阿美族的朋友，他母親提到對於排灣族考原住民族特考的印象，認為排

灣族的部落裡，因為家家戶戶彼此影響牽連著，而當有人考上時，並也會影

響著，且因為公務人員的人數也比其他族群多，影響力更大。不管是從排灣

族內部或是從別的族群來看，皆可看出排灣族對於原住民族特考的重視。 

三、部落裡的公務人員 

    在原住民族行政人才的培養，陳毅鋒（2004：79）提到目前所遇到的困

境及瓶頸中，乃為原住民族行政人才的質量不足，多集中於軍警公教，其他

從事領域的技術人才，以及專業人員都少之又少。；而就以公務體系來看，

陳毅鋒（2004：80） 從《原住民族政治發展與法制規劃》研究報告中提出，

原住民特考實行四十幾年來，應培養了不少原住民公務人才，但卻呈現錄用

人才質量不足、分發任用多集中於原住民族相關特定部門，且官等職等比例

結構不合理。 



    在公務人員的職等及品為分類中，一到五職等為委任官，六到九職等為

薦任官，十一到十四職等為簡任官，而各層級機關皆有該職務所需職等人

員。以目前牡丹鄉公所的編制中，總共有鄉長一職，秘書一職；在業務單位

部分，設有農業課、民政課、財經課、社會課等四課；在幕僚單位部分，設

有行政課、主計室及人事管理員；附屬單位則有鄉立圖書館及鄉立托兒所。

依照地方機關鄉公所的職務列等表中，課長所需職等為七到八職等，由於目

前牡丹鄉公所內，五個課長中，並非所有課長皆有職等資格擔任課長職，甚

至為委任官而非薦任官，然卻可以發現鄉公所內仍有其他有資格的人可任課

長，其關鍵點則在於鄉長的人事編制。在每一屆的鄉長選舉過後，均可發現

鄉公所內部的人事調動有明顯的鉅變，也相信在調動的過程中，每位鄉長皆

有其職務考量而做決定，高德義（2004：130）指出鄉公所內人事調動及進

用權向來是鄉長推展政務及鞏固人脈的重要策略，因此之中是否有參雜個人

非理性的判斷，則很難去得到答案。在每一屆的鄉長選舉過後，或是每一年

的人事調動時，為因應代理課長職缺僅能一年，因此可發現課長的流動頻

繁，平行的流動如財經課課長調成農觀課課長，此為讓每位職員充實及了解

各領域的職務內容，但卻也出現垂直的流動，如原為課長而成為課員，因為

在做人事調動時，仍是經由當事人同意即可調動，然則之中是否有些派系鬥

爭及個人因素，也給人許多想像。 

    對於在部落服務的公務人員，大多為直接與民眾接觸的基層人員，然而

基層公務人員此項職業，除了是一個能夠讓部落與國家之間有個對話的平

台，同時其所給人的既定印象，包括工作穩定、薪資優渥及福利完好，更重

要的是其掌握的政治資源跟權力，對於一個原住民族部落，足以影響整個部

落及族人們與政府之間的任何公法關係，因此在職業及行業鮮少類別的部落

當中，公職此項工作總是被放在一個既明顯、前線及重要的位置。因部落中

人際關係緊密，在部落公家機關的公務人員，其行為舉止也常成為部落族人

裡閒話家常的話題。論工作而言，由於在處理公權力之公家機關，是部落與



國家之間重要橋梁，並且公務人員之裁量權可以決定民眾與國家之間的關

係，因此成為部落中舉足輕重的職業地位；而論個人行為而言，由於公職裡

的公務人員帶著不同的生活背景，及做人處事的道理及個性進入公家機關，

並且發展出自我處理公共事務的機制，再加上部落中人際關係緊密，因此這

些處理公共事務的人，同時被賦予部落別於百姓給予的社會規範及角色期

望，如做事有效率、處處為部落著想等，若沒有達到部落族人期許的，則出

現負面評價；若有，則為正面評價。但不管是正面或是負面的評價，公務人

員所擁有的財富福利、在部落的權力及工作的永業性，遠遠超過這些主觀的

評價。單獨從工作的永業性來看，公務人員在經過了國家考試，以一種公平

競爭的狀況下進入公職生活，是基於客觀的角度來選拔行政人員，但是卻在

之後的職場中，卻不斷地有任何主觀的因素來影響著公務人員的調動或升

遷，內部的人雖然必須經歷過此階段，但卻始終仍然以永業性以及人情上的

壓力，繼續保有公職身分；外部的人或許不了解此內部的惡性鬥爭，但卻也

是歷經了金融風暴後，深深了解公職永業性的優勢，因為當面對於現實時，

財富福利與權力卻是客觀的真實，尤其當面對經濟不穩定時，更能突顯現實

性。 

    原本沒有人從事永業型職業的家庭，當有一個人成為該類職業時，別的

家庭便會給予這個家庭有了另外一種看待，似乎認為這個家庭從此在經濟上

不愁吃穿，並且可以有充足及多餘的金錢可以去提升生活水準。但試想，在

一個人數多的家庭裡，其家中勞動人口所集合的薪資，或許只能夠維持生

計，也就不像是大家所看待的充裕，充裕到如一個錢拿不完的提款機一樣。

也或許正因如此，在部落當中，家中兩位以上的永業型職業的家庭的確也不

少，可能是親子、兄弟姊妹、或是夫妻，越多穩定的薪水，更能幫助提升生

活水準。在我們部落裡，兄弟姊妹皆為永業型職業的家庭為數不少，進而也

影響到他們在婚姻對象的選擇，尤其是女性，當如果妻子為永業型職業時，

大多在丈夫的選擇，也希望為永業型職業。 



    回到部落時，當被問及所研究的方向為何，經過簡單的闡述之後，出現

兩種答案：一部分的人從公務人員的永業性來看，認為其永業性及其為個人

經濟帶來好的物質生活，成為一項高尚的職業；另一部分的人則從公務人員

的態度來看，並立即提到關於上班不務正業、晚到早退，甚至於上班期間飲

酒習慣，或以酒醉狀態上班，希望我將這些習性寫在我的論文裡。是以，部

落中對於公務人員的想像呈現極大的差別，但陳如前述，公務人員所擁有的

資源和政治力量，位於人民與國家之間的公法關係之裁量權，以及其永業性

所帶來經濟穩定，不斷地增強及穩固公務人員的地位，即使已發生任何負面

事件。 

    Lipsky（蘇文賢、江吟梓譯，2010）對於基層官僚7的研究，從其工作

的結構、本質及情境中探討，發現這些基層官僚在剛開始進入組織時，會帶

著一股對公共服務的熱忱，然而在公務工作的本質，尤其是面對龐大的業

務，以及在資源不足的情況下，再加上處理方式的不確定性及當事人的不可

預測性，使得原先的熱忱慢慢被澆熄。在面對於以上的窘境下，使得基層官

僚在處理公務上，會發明面對大量公文的處理模式，並且這些模式在某種程

度上是公平、合宜的，且有時這些處理模式是不可或缺的。在這樣的情況下，

借用了 Bourdieu（引自周新富，2005）的慣習（habitus），慣習是一種在某

種情境及結構下，主體所培養出來的性格及處事的方式，因此由於公務人員

的永業職業特殊性，在此處被認為的慣習是一切中規中矩、上行下效、凡事

以和為貴及不去過度批判。在我們鄉第 19屆鄉民代表選舉中，我的家鄉鄉

公所某公務人員私底下表示，所屬意的人選，是個性較溫和的，而非強悍的，

其主要理由卻是不喜歡在質詢時，被砲轟及挑戰。 

    在何玉美（1998）觀察上下一代對於職業的看法，上一代的人工作是為

養家餬口，因此若遇不如意時，視「逆來順受」為一種美德，挫折容忍度較

                                                 
7
 Lipsky所指的基層官僚包含著學校、警政和社會福利部門、地方法院、法律服務機構，以及其

他機構等等的基層官僚組織公共服務部門的公職人員。 



高；新一代的年輕人因「民主」觀念較深，重視的是合理與平等，希望在工

作上得到成就感以及尊重，並且比較可以不受經濟的牽絆，若在工作環境上

感到不適合則可隨時離開。何玉美針的研究職場，主要為私人企業，而非國

人較認為為鐵飯碗的公職，但對於工作上的自我期許，與幾位年輕公務人員

交談過後，其仍希望能得到成就感以及尊重。不同於私人企業的年輕人，在

選擇公職的因素中，目前所接觸的原住民年輕公務人員之態度，多半是因家

裡的期許，為求穩固，或是為了實現自我在其他理想及夢想上的實踐，而需

要一份穩定的工作，鮮少是對於公職持有理想及抱負的，雖也仍然有少數是

因為工作環境的不適而離開公職，認為公職跟其他工作一樣，無貴賤之分，

但這樣的舉動卻被部落上一代的族人視為愚昧的行為，因此兩代在對於公職

的想像及認知，似乎有不一樣的圖像值得去作對話。 

四、原住民族公務人員的掙扎、妥協及轉化 

洪蘭（2010）在針對年輕人對於未來的理想認為： 

除了分數，社會對成功的定義也有偏差，一切用錢來衡量，沒給學生更 

高的人生理想。金錢不等於成功，金錢更不等於快樂，人只有做自己要 

做的事才會快樂。…。一個工作不管有多保障，不適合自己也是枉然。 

    她鼓勵年輕人可以找到適合自己的工作，堅持自己的理想，以免年紀大

了，就對現實妥協而造成遺憾。或許在這過程當中，會有對於家裡或是自己

的掙扎與妥協，尤其在部落中，瑪達拉．達努巴克（2008）以頭人政治的概

念，用高道德的教條與高密度的居聚型式來形容他的部落，讓很多處於邊緣

的人被壓得喘不過氣來，進而選擇了一條「阻力最小的路」好讓自己好過些，

這些路就是通往如軍警公教衛等永業性職業。 

布興‧大立（2008：51）在一次針對於原住民大專院校新鮮人的的演講

中，提到了其對於原住民知識份子的想像，他認為： 

當知識份子擁有原住民的自我認同與意識後，自然而然地對原住民的社 

會有一種天然的使命感……。知識份子，一旦認同原住民，他就是原住 



民的一份子，是原住民生命的共同體，參與原住民的苦難和奮鬥；知識 

份子，一旦擁有原住民的意識，他就會站在原住民這一邊，為原住民的 

身分、地位、福利、權力、及尊嚴，赴湯蹈火的去爭取。......。原住民的 

知識份子，必須有原住民的認同、意識，要成為守護原住民的勇士者， 

才是原住民的知識份子。 

        然而瑪達拉．達努巴克在部落中所看到的現象是： 

「教育」被視為是一種「階級翻身」的機會......。在我們推往「被架空 

的階級翻身」的這條路，我們被迫遠離了自己的家庭，離開自己的部落 

，學到的盡是統治階級的知識，更慘，複製迫害自己人民的知識。即使 

知道自己身處這樣的情況，也很難跳脫這個軌跡。甚至，社會主流的聲 

音是附和這個邏輯的，它要我們甘願安於現況，至少，可以讓家庭脫離 

貧窮，人們總是說：「你要努力阿，才有成功的機會。」好像獲得「穩定 

的經濟收入」成為最重要的努力目標，這個社會秩序本身似乎就沒有問 

題了。 

從中可看出，似乎「追求溫飽」已經變成是一項全民運動了，但目前原

住民族特考已在近幾年考試增添許多類科，目的就是希望能夠在公務領域

上，能夠有更多元的公務人力，在不同的領域中推行各項事務，就在公務人

員趨向年輕化及多樣化的同時，因此這些新一批的公務人員，如何在追求溫

飽的同時，是否也能從中展現自己在該領域的專業及創意，並且在面對於分

工嚴謹的行政體系時，如何突破權限來展現原住民族共同做事的美德，以及

在認同於自己原住民族身分，並培養原住民族意識時，作一個部落裡「轉化

型的知識份子8」。 

五、父母與部落的圖像 

                                                 
8
 「轉化型的知識份子」是由 Giroux提出的，認為教師在存有的社會結構與學校教育間，應該

具有批判反省與實踐的行動力，並且透過與學生之間的對話，使學生成為具有知識及技能，並且

也有批判反省的能力，促使透過知識的轉化、教師的轉化到學生的轉化。這裡借用的意義，是希

望公務人員也能夠與教師一樣，與民眾之間有理性的對話，並且也能帶領民眾來轉化及面對社會

結構。 



在與父母親討論我所觀察到的現象時，父親對於這件事情的看法反反覆

覆，一會兒對於此現象感到不解，並且希望我能夠好好找自己的路，但一會

兒卻憤怒地不了解自己的孩子認為念到高學歷可以輕鬆考取公職，為何卻要

反抗，並且父親也曾經說過：「原住民就是要考公務人員，才可以跟平地人

一起競爭，難道你要我們原住民都回到山上生活喔！」從父親的言談來看，

便是如在原住民族地區有一群認同漢人主流價值的族人，並且接受漢人主流

教育體系及其價值，而努力爬上公教人員，在權力及財富上獲得優勢。而母

親的態度始終很堅決，甚至曾經在我跟她討論時說：「只有公務人員才是真

正的人！」，非公務人員是沒有用的人，母親對於職業的二元分類，甚至是

公保9及非公保，特地將公保工作與其他工作作區隔，在她眼中已形成工作

上的不對等關係；再且，母親所使用的字眼為：「真正的人」，其背後對於「人」

必須要有的組成元素是什麼，值得再向母親一探究竟。 

另外發現家人認為在鄉內的某些工作只有公務人員可以勝任，就連在一

些生活中較為細節的部分亦是。如在選舉上的選務人員，問及選務人員的人

員資格為何，父親則說是只有公務人員可以，但事實非如此，而本身就身為

公務員的父親，怎麼可能不了解呢？另外在某次辦喜宴的家族是地方的達官

貴人，則負責收禮的人大部分為公教人員，甚至是校長，再問及父親此現象，

父親則回答：「因為是公務人員的話，別人比較可以信任。」再者，父親認

為的公務人員是輕鬆的，是值得信任的，並能得到國家豐厚薪資及福利，卻

忽略掉了從事勞心性質工作的辛苦。 

在觀察及鄉公所提供的資料中，我們鄉在過去所舉辦的模範家庭、模範

母親及模範父親的選拔下，常常獲選的家庭或其成員中，絕對少不了有公務

人員身分者，例如第二代皆為公務人員，或第一、二代有公務人員，而從母

親對於把「公務人員才是真正的人」此說法延伸後，家中成員以公務人員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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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據公教人員保險法第二條明定：「本保險之保險對象包括下列人員：一、法定機關編制內之

有給專任人員。二、公立學校編制內之有給專任教職員。三、依私立學校法規定，辦妥財團法人

登記，並經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核准立案之私立學校編制內之有給專任教職員。」 



多數的家庭，我們則開玩笑地稱之為「神的家庭」，但也有部落中兩位孩子

皆為公務人員，該名母親自稱自己家裡是吃「國家的飯」，他們是「國家的

人」，因而也形成了其他的人為「非國家的人」，而其中「國家」以及「國家

的人」對於這位母親的想像，值得去探討。這些「神的家庭」及「國家的人」

在部落中總是被大家羨慕著，尤其部落中的婆婆媽媽最喜歡模仿這些家庭的

媽媽，在部落裡「昂首闊步」的姿態，因此也可以看到這些婆婆媽媽心中，

羨慕又帶點睥睨的矛盾，卻還是被現實打敗，羨慕的成分比例仍較高。有此

可知，公務人員的確在我們部落中，形成了一個可跨越到另外一層次的象徵

領域。 

斷斷續續準備原住民族考試第六年的我，在改過了名字之後，也再一

次地面臨畢業壓力，及朋友的鼓勵刺激下，今年的決心比往年還要大，但此

項決定卻被父母親解讀為改名字後的轉變，認為我不再叛逆，終於「回到」

準備考試之路。然這次不是為了他們，而是為了我自己，為了自己總是被原

住民族考試所擋住的興趣及夢想，為了希望自己能夠利用自己在大學及研究

所的所學，回饋於原住民族，最重要的是─為了自由。 

 

 


